
20141023 島國前進@綠逗 黃國昌 X 馮光遠 馮哥出獄心得 

陳為廷：捍衛臺灣，守護民主！ 

 

林飛帆：臺灣中國一邊一國！ 

 

陳為廷：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林飛帆：面對臺灣民主的瓶頸， 

 

陳為廷：面對國共的步步近逼， 

 

林飛帆、陳為廷：我們的行動不會停止。 

 

陳為廷：我是陳為廷。 

 

林飛帆：我是林飛帆。 

 

陳為廷：每週四晚間五點到六點， 

 

林飛帆：歡迎收聽島國前進。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綠逗來開講島國前進的節目，這個節目

是每個禮拜四下午五點到六點，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國昌，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在今天的節目現場邀請到一個昨天才去深造出來的，各位聽眾朋友也非常熟悉的

馮光遠，馮大哥，是不是請光遠兄跟聽眾朋友打個招呼。 

 

馮光遠：各位聽眾大家好，國昌你好，我是更生人，馮光遠，我編號 5815。 

 

光遠你知不知道我有很多的第一次都獻給了你。 

 

馮光遠：你第一次探監。 

 

我第一次在臺灣探監的時候是去看你，我第一次在廣播節目擔任主持人的這

個角色，你是我第一個接受訪問的來賓。 



 

馮光遠：對，你知道，我們兩個其實很有緣，我希望那個你第一次在監獄裡面接

見的時候不是我，照你這樣子的這種批法，你遲早也是跟我一樣，可能要進去的。 

 

我想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會跟光遠聊一聊他為什麼入監，以及在入監的這

段期間當中他的一些想法，不過今天節目的一開始可能我們要從一個比較重要的

新聞事件，那這個新聞事件的主角吳育昇先生也是跟我們今天的來賓…… 

 

馮光遠：我跟他很有緣。 

 

你跟他非常有緣。 

 

馮光遠：非常有緣，對對對。 

 

那我們先跟聽眾朋友解釋一下說今天發生的這個新聞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

蒙藏委員會的主委蔡玉玲他事實上在 10 月 13 號的時候，曾經在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備詢的時候，接受立法委員質詢，他公開地表示他歡迎達賴喇嘛來到臺灣，

那蔡委員長蔡玉玲女士他做出這樣的宣示以後，馬上從中國那邊國台辦他們表示

強烈的抗議，對於我們蒙藏委員會在立法院所做的這個表態開始說三道四的，那

不過真的誇張事情是今天吳育昇委員在內政委員會利用質詢蔡玉玲的機會的時

候，他自己一開始就自表，自我表述，他說從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來看，臺灣也是

中國的土地，那兩岸同屬於中國，因此我們歡迎達賴喇嘛來臺灣，事實上也是回

到中國。 

 

那當然吳育昇委員這樣子的一個質詢的內容馬上引起了民進黨籍立委陳其

邁的不滿，那陳其邁進一步去追問說，對於蔡玉玲來講，他是不是贊成吳育昇他

所說的，我們歡迎達賴喇嘛來臺灣也等於是回到中國，那當然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問題，蔡玉玲他在當時的時候沒有辦法，他也不願意馬上表示做出回覆，那沒有

想到在會議結束了以後，那吳育昇進一步地在今天下午的時候，利用機會痛批蔡

玉玲，那認為蔡玉玲他沒有辦法去捍衛所謂馬政權他們的立場，那這種政務官不

要也罷，那吳育昇當然進一步提出來說，我們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在我們現在的

憲法架構下面本來當然的道理，那因此他認為他這樣子的說法並沒有什麼不對。 

 

光遠哥你怎麼看吳育昇他今天在立法院利用質詢蔡玉玲的時候所做的這段



自表？ 

 

馮光遠：其實分兩個，看他對中國怎麼定義嘛對不對，如果他說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那很好，如果那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我們希望以後吳育昇的這個

薪水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發好不好，臺灣我們這邊想辦法就是說讓吳育昇的薪

水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那邊想辦法去思考一下，怎麼樣子把錢匯到他們的一

部分的吳育昇的帳戶裡面，要不然就是說中國是我們的，他的所謂的我們這個中

國的話，那也可以啊，那吳育昇以後麻煩你去南京上班，隨便你用哪一個中國，

不管你是哪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臺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臺灣屬

於中華民國，如果按照現在的憲法去解釋這件事情的話，憲法是說中華民國還是

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些國土，1949年那些事情在他們眼裡是沒有發生的嘛，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吳育昇你也不必在臺灣，因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話，照

你的講法，那你其實就去你的中國的首都叫南京，不是在台北，你去那邊上班吧，

至於說飛機票怎麼算，入境出境你們自己去設法就是了。 

 

我覺得吳育昇啊，我覺得我看你還是就是三不五時約個會吧，稍微解除一點

壓力，你腦筋也許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想跟聽眾朋友補充的一個脈絡是說，因為當我們在去處理跟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間的關係的時候，我想馬政府或者是馬英九個人，他常常會提出一個論調，

那個論調就是說，在現在憲法的架構之下，我們本來就是採取所謂一個中國的政

策，那但是要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的觀點是說，憲法作為我們這塊土地上面最高

的法律，它所有權威的來源在主權在民的原則下面，事實上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

權跟抑制，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我們現在所適用的這一部中華民國的憲法到底

是經過什麼樣子的程序得到目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面臺灣人民的授權跟承認的

呢？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對於歷史有一些基本的瞭解，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說，這套

中華民國憲法是當初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那邊帶到現在的臺灣來，那這部憲法從

來沒有經過臺灣人民的肯認跟授權。 

 

那這件事情事實上是一直到 1991年的時候，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跟民主轉型，

為了要取得在臺灣統治上面的正當性，所以那個時候的李登輝總統他才開啟了所

謂修憲的程序，那只不過說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這樣子一個試圖把憲法本土化

的努力，在 1991 年做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背景，在 1991 年那

一次增修條文制定，第一次修憲的時候，參與修憲的國民大會代表全部都是當初



在中國所選出來的萬年國代，也就是他並不是由臺灣人民所直接選舉出來的國民

大會代表，而在那次的修憲當中就增加了我們現在所謂在增修條文當中的前言，

也就是所謂「國家統一前的需要」。 

 

那目前一直備受質疑以及備受批判的，在增修條文的第 11 條當中所去制定

的「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這兩個一國兩區的概念也是在 1991 年的時候，透過

萬年國代他們所增加進去的，那在接下來的歷次的修憲當中，都沒有機會去修改

或者是說去改變這樣子的一個憲法的架構。 

 

但是我們如果從今天的民意，從臺灣人民主流的意見來看，事實上多次的民

調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來了，臺灣跟中國本來就是兩個國家，那就對岸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我們目前荒謬的一中憲法下面可以說是視為不存在，那這一個馬政權到

目前為止給我們一般的公民，甚至在學校裡面的教育，它所灌輸的是一個非常奇

特的概念，那個奇特的概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明明就在世界上面存在，但是在我

們的憲法架構下面還是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只是把它視為一國兩區的大

陸地區。 

 

那我想吳育昇委員今天在立法院質詢的內容也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錯誤觀

念所延滯下來的，那談到這件事情就會繼續地延續到說我們在太陽花運動的期間

當中所提出來的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因為目前的憲政架構跟憲政體質我們在過

去的幾年當中看到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毀憲亂政的行為，那整個代議機關沒有辦

法充分地反映民意，我們在授權給他了以後，面對代議士違法濫權的行為我們事

實上都無能為力，那這也是為什麼去年光遠兄他才開始了所謂憲法 133 這樣子

的運動，光遠你還記得你去年的憲法 133 要罷免的人是誰嗎？ 

 

馮光遠：就是我們今天這位吳先生，吳育昇，他是新北市第一選區的，三芝、石

門這邊的吳育昇。 

 

對，那我們現在在討論到說要去修改憲法的時候，事實上最大的路障就是我

們現在的立法院，因為按照目前當初他們所制定修憲的條文來看，修憲的程序必

須要得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的提議，四分之三的出席，出席立法委員四

分之三的通過，那這樣子的一個超高門檻的修憲門檻可以說是在現在全世界當中

法治先進國家，可以說是修憲門檻最高的一個規定，這樣子一個修憲程序導致目

前我們要進一步去修改我們的憲法，只要少數的立法委員杯葛，也就是在 113



席的立法委員當中，只要有 29 席的立法委員杯葛，我們就不可能去啟動任何的

修憲憲改的程序。 

 

那在我們目前的整個國家體質，總統濫權我們卻沒有一個有效的憲政機關可

以來監督制衡的情況之下，再加上我們目前的憲法東拼西湊、殘破不堪，沒有辦

法維持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它在實行民主憲政的需要的時候，面對這麼高的一個修

憲門檻，如何的讓臺灣人民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能夠制定一套符合臺灣需要新

的憲法，各位聽眾朋友從我剛剛跟各位所描述的那個過程聽起來，就可以知道我

們所面臨的挑戰跟困難還有接下來要處理的工作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多。 

 

好，我們現在先進一段廣告，我們等一下廣告休息回來了以後，我們再進一

步地請光遠我們談一談他這一次入監的心得。 

 

(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島國前進的節目，那這個節目是每

個禮拜四下午五點到六點在綠逗來開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國昌，坐在我左手

邊的是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馮光遠先生，光遠兄您是不是昨天的時候才出獄

的？ 

 

馮光遠：對，我昨天上午十點鐘左右離開台北監獄，那當然就是我的競選團隊跟

我很多的朋友都在門口，我都是任憑他們的擺布，按照民間的習俗，我應該要做

一些什麼事情，例如說過火啊，例如說吃豬腳麵線，我非常尊重他們這樣子的習

俗，因為整個儀式的主持人是輔仁大學宗教系的一位同學，他就是說他們是有理

論基礎的，他們叫我吃桂圓要幹嘛都是有他們的理論基礎，我說 OK 沒有問題，

我就尊重他們，我會覺得基本上也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 

 

可以跟各位聽眾朋友先補充一下，就是馮光遠先生他這次之所以入監服刑是

因為針對之前台北市政府他們在進行所謂夢想家…… 

 

馮光遠：不是台北市政府，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 

 

他們那個時候在為了要去慶祝 100 年國慶的時候，然後他們舉行了一個夢

想家，然後一個晚上燒了兩億，那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新聞事件跟隨便浪費公帑



的新聞，各位聽眾應該都記憶猶新。那個時候光遠可以說是第一個跳出來針對這

樣子的一個隨便亂燒錢的一個可以說是嚴重地違法濫權的行為跳出來批判的人，

那個時候的文建會主委剛好是盛治仁先生，那因為光遠兄他因為批評這樣子一個

違法濫權的行為，所以稱盛治仁是一個人渣公務員，那因為這樣子的評論，所以

最後是在臺灣高等法院被判刑拘役 20 天，那事實上這種拘役 20 天的刑期是可

以選擇用易科罰金的方式就可以解決，不過光遠很特殊的是說，他並沒有選擇用

易科罰金的方式，而是直接選擇進去坐牢，光遠你可不可以跟各位聽眾朋友解釋

一下，你為什麼不願意就繳了錢就算了，為什麼還執意要進去坐牢？ 

 

馮光遠：因為我覺得我們批評這個政府裡面的不肖官員是我們作為媒體人、文化

人的一個職責，所以其實我並不是第一個跳出來，只是我用最骯髒的話去罵他們，

這是我是第一個，在這方面我是經常領先的，那其實最早的我記得是鴻鴻，就是

我們的劇作家也是劇評鴻鴻，然後是我一個老朋友紀蔚然，紀蔚然寫的東西非常

的兇，那紀蔚然因為他在臺灣的文化圈有他的地位，接著其實臺灣這個藝術圈裡

面的大咖，曾道雄老師也非常的憤怒的寫了文章。 

 

所以其實對臺灣的文化圈來講，兩個晚上燒掉兩億一千五百萬，這個是是可

忍孰不可忍的事情，大家要知道兩億多，兩億一千五百萬或兩億三千萬，這個有

不同的說法，幾乎是一百個藝文團體一年的用度，一年喔，就說也不過用掉兩億

多一點，他們兩個晚上盛治仁就撥那麼多的錢給一個天才叫作賴聲川，我之所以

說這個賴聲川是個天才，因為他光是創意費他拿了三千萬，是什麼樣子的創意值

得三千萬，我在監獄裡面我也繼續再想，後來想說其實呢這個創意還結合了許多

其他的學問，例如說我相信這個學問包括，這個賴聲川創意費裡面包括他必須要

知道力學的一些學問，所以他這方面可能花了一些錢，為什麼是力學？因為這裡

面牽扯到乾坤大挪移這東西(黃國昌笑)，所以這是力學。 

 

譬如說他牽扯到醫學，就是說以前不是有一個，我那時候寫了那個宜蘭競選

縣長的時候，20 年以前，就是張軍堂犀牛皮他的一個論文題目：「犀牛皮移植到

我的臉上其法律效力之探討與追究」這個是牽扯到醫學，因為移植嘛。所以我覺

得賴聲川這批人其實大概也上過這個課，所以移植這個犀牛皮到 他們的臉上，

皮厚，所以這牽扯到醫學。 

 

然後就是說這也牽涉到例如說醫美，因為他們這批人不要臉，可是出來還是

人模人樣，這可能也牽扯到醫美這樣的學問。所以我後來想想看，三千萬可能是



需要的啦，以他們這些人的這些德性，我會覺得說今天盛治仁他花那麼多錢，其

實這些到最後我其實以前罵他的東西，檢察官或者是審判其實我們都是贏的，我

後來之所以罵他人渣公務員是因為在有一審，有一個案子裡面也是盛治仁告我，

他到最後他把那個案子撤掉，他撤掉了喔，就是說他認為他會輸，所以他不要那

個法官去審，所以他撤掉，我在庭上我就公然制止他，不許他撤，我說不行，我

說我們要讓法官來判定我這樣子講你，我那時候講的也是很難聽的話，我要讓法

官來判定就是說臺灣的這些文化評論者是不是可以講這些話，因為在憲法的言論

自由保障下面，我們是不是可以講這些話來針對你們這些不肖官員我們來講這些

話，我說我要讓法官來判定，我不要你來撤這個案子。 

 

他偏要撤，我不讓撤，他偏要撤，我不讓撤，他最後呢，這個天才他竟然不

繳裁判費，各位聽眾什麼叫作不繳裁判費？不繳裁判費就是說 OK 這個案子，好

吧，你說不撤我就不撤，可是我不繳錢，我該繳的錢不繳了，所以那法官就說你

既然該繳的這些費用你不繳，我就不審了，不審了啦，所以多聰明啊這批人對不

對，他聰明到他可以用不繳裁判費，所以我那天其實很火，我說我以前罵你就是

說...他說他要捍衛他的名譽所以才來告我嘛，既然你要捍衛你的名譽，那你為什

麼又把這個案子用不繳裁判費的方式讓它整個廢止掉呢？我說你的名譽難道是

狗屎豬糞的名譽嗎？我就用這樣子的講法，那他就先告我一個，他說我說他狗屎

豬糞，欸沒有耶，盛治仁，我說你的名譽你是不是不把你的名譽當名譽，或者說

你的名譽是個狗屎豬糞的名譽不值得你去捍衛，只是這樣子，可是他說我說他狗

屎豬糞，好這是一件。 

 

另外一件呢，我就罵罵他說像你們這樣子的人渣公務員，我是說人渣公務員，

公務員很多種，有的勤儉的，有的浪費的，那有的就是人渣公務員，就這樣子，

然後他也告，所以告兩條，告兩條的第一審，兩個都被判有罪，一個 20 天，兩

個就 40 天，40 天法官就是說就大發慈悲打個 75 折，要我去關 30 天，我就上

訴啦，上訴結果第二審法官認為狗屎豬糞是 OK 的，沒有關係是可以講的，所以

我後來我就說 OK，那盛治仁我明明是講你的名譽是狗屎豬糞，可是偏偏你要把

他定位成你這個人就是狗屎豬糞，那現在法官又說我這是對的，我是可以的，所

以我現在如果碰到盛治仁，我就說欸，狗屎豬糞你給我過來，你知道就是說我可

以這樣講，因為法官說 OK 的，至於說人渣公務員，他告我說我說他人渣，欸我

沒有說你「人渣」，我說你「人渣公務員」，Anyway，可是他要把他自己定位為

「人渣」，我說那沒關係，那我就尊重你嘛對不對，可是他這點不行，這個案子

我就把它稱為人渣公務員案。 



 

這個人渣公務員案我是輸了，那輸了法官判我 20 天，我就不繳所謂的罰金，

我就是去坐 20 天的牢，因為臺灣的言論自由得來不易，我們如果一步一步退讓

的話，臺灣的言論自由那真的是說前輩、民主人士替臺灣打下這些言論自由的根

基會一步一步地流失，所以我們不能夠再讓步。我今天要去用坐牢的方式來顯示

我們的決心，諸位聽眾，臺灣的言論自由曾經有人是用生命去捍衛它、去爭取它，

鄭南榕老師，鄭南榕先生是用自焚的方式去爭取言論自由，我們這些人也不過坐

個 20 天的牢，你知道真的跟鄭南榕老師比起來，我們真的是太輕了，我們這樣

子的這種處罰真的是太輕了，因為我們的前輩是用生命去換得我們今天這樣子的

言論自由。所以我說 OK，那去坐就去坐，無所謂，10 月 3 號進去，10 月 22 號

出來，就昨天出來，就這樣子。 

 

其實各位聽眾朋友聽光遠這樣講，或許會覺得說只是坐了 20 天的牢，沒有

怎麼樣，但是老實說我自己在想這整件事情的時候，我心裡是一方面很憤怒，我

一方面也很難過，為什麼會這樣子說呢？我們大家冷靜的想一想，就是...我們的

政府在兩個晚上燒掉了那麼多的錢，那面對這樣子一個濫權的行為，那我們民眾

去批評一個主其事的公務員，用「人渣公務員」來去表達我們的憤怒跟批評以及

這整件事情的錯誤。 

 

那當然對「人渣公務員」這樣的一個稱謂到底文雅或者是不文雅，那我相信

在這個社會當中會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是你如果是透過用刑罰的方式想要產生那

個寒蟬效應，讓大家以後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違法濫權的行為的時候都沒有辦法

發聲，那事實上會摧毀我們整個民主政治的根基。 

 

那就如同剛剛光遠兄在跟各位說明的時候，一樣，我們今天的民主政治能夠

走到今天是有非常多的人他們做出了犧牲，他們做出了奉獻，那在馬政權上台了

以後，在過去的這幾年我們不斷地看到臺灣的民主自由大幅地在倒退，那今天發

生像光遠這樣子的案子，光遠可以說是他用他犧牲他自己自由的方式來進一步地

去突顯我們目前的言論自由所面臨的危機，以及目前的整個馬政權他們違法濫權

的行為，他要突顯出來進一步的荒謬。 

 

那我們第二段的節目先到這邊，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們到第三段的時候再請

光遠進一步地跟我們說一下，他在這段期間當中他自己在監獄裡面的思考以及一

些經過。 



 

(廣告)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各位繼續收聽島國前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黃

國昌，在我旁邊的是馮光遠先生，我們剛剛聊到光遠兄在這一次夢想家批評盛治

仁的案子當中，整個判決光遠必須要去入監服刑這件事情的荒謬性，事實上在這

個判決出來沒有多久以後，我剛好在利用一個舉行國際研討會的機會，碰到了很

多從美國、英國、加拿大還有澳洲來的學者，我事實上跟他們提到光遠這個案子，

他們都非常的驚訝，他們沒有辦法想像說對於濫權的公務員他們去提出這樣子的

批評，在臺灣竟然會最後的結果是必須要去坐牢，不過從整個期間上面我看光遠

他的表現，他沒有任何的悲苦，我覺得他很勇敢而且很樂觀的在面對這一切，那

光遠他選擇入監服刑以後，在昨天出獄了，那光遠可不可以進一步地跟各位聽眾

朋友聊聊，你在這段期間當中，在監獄裡面的生活以及在裡面你所想的一些事情，

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一下你的心情跟想法。 

 

馮光遠：國昌對對，你剛剛講我沒有任何悲苦的這個，我這個人沒有辦法悲苦(黃

國昌笑)，什麼叫悲苦我真的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到最後我怎麼都看到比較歡樂

的這一面，坐牢這件事情我怎麼看到的也是比較快樂的這一面。所以我會覺得說，

坐牢嘛也不過就是 20 天，其實我覺得坐牢對我來講我最對不起是我的髮型師(黃

國昌笑)，因為他養我的頭髮養了那麼久，兩分鐘之內我的整個髮型全部毀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我覺得有點對不起我的這個髮型師。 

 

我也有點對不起我女兒，因為剛好這 20 天剛好是我女兒 20 歲生日，所以

我沒有機會跟她一起過 20 歲生日，這我有點對不起她，所以我在監獄裡面還寫

了一封信給女兒，後來這封信登在自由時報上面，很多人都覺得這封信其實寫得

挺有意思的。 

 

我覺得我這次坐牢我的最大的感觸是，我對於臺灣的整個獄政，以我自己看

到的、感受到的當作一個例子，我坐的監是台北監獄，北監，人家說我也許會到

北守，就台北…… 

 

看守所。 

 

馮光遠：看守所，可是沒有，我最後還是到台北監獄，我自己覺得我在台北監獄



的生活是我得到非常人性化的管理，這樣子的一個感想，我覺得北監是一個其實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人性化管理的一個監獄，我也許不準，因為我是在其中的一個

舍，這個舍裡面關的都是短期的，短期的這些受刑人，所以我不能夠代表那些比

較長期的受刑人講，可是至少在我的那一個區的牢房裡面，我看到其實是非常人

性化，包括裡面的行政人員對待這些同學，我們稱之為同學，那種態度，包括像

我們吃的三餐，其實都挺合理的，包括運動。 

 

我覺得最讓我驚訝的一件事情是，我在北監的時候，我發現裡面的這些同學

可以看到非常棒的書，這點真的是我嚇到了，為什麼？因為當我第二天我拿到他

們給的有幾百本書的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我看裡面的書單，我嚇到了是因為非常

多很棒的書我在外面都看過，例如 Michael Lewis 寫的這本魔球，例如說像葛林

斯潘的自傳，有太多的書我在上面竟然看到，也許大家對於有些美國的翻譯文學

不是那麼熟悉，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他的書《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這些

書都是喜歡看文學的、喜歡看小說的人非常推崇的一些書。所以我其實我在北監

的，扣掉頭尾兩天，18 天裡面，我不敢相信的是我看完了 16 本書。 

 

我相信你在裡面的生活可能比你在外面還要正常。 

 

馮光遠：非常正常，包括我的三餐，我在外面有一頓沒一頓，就是說我的生活極

端地不正常，我在外面早上起來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是符合一般的這些市民的標

準，是一個生活上面非常散漫的這種完全沒有規律的生活，可是我在那邊，20

天，你看我今天早上，我 6 點鐘我自己起來，沒有鬧鐘我就自己起來了，這個真

的是荒謬到極點對我來講，我去年得了一個小中風，所以我的醫生對我的健康盯

得很緊，他開了幾個藥，這些藥我當然都有帶到監獄裡面去，在這之前，從去年

8 月，國昌你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那時候你還自己說自己是「微」中風。 

 

馮光遠：對，我是「微」中風，我的醫生就是說他其實是給我很大的壓力，他說

你真的要好好地吃藥，要不然你知道很可能大禍臨頭你都不知道，我當然後來嚇

到了，就算如此，我的吃藥從來沒有正常過，也許今天早上是 8 點鐘吃，可是明

天也許睡到 12 點鐘，就是 1、2 點鐘才吃；後天也許是晚上才想起來我要吃藥。

所以我從來沒有正常地吃藥，可是我在監獄裡面 20 天，每天時間一到，管理員

就把藥遞過來說，馮先生吃藥，我說這個好像是一個多規律的一種生活，然後就



是看書，時間一到就運動，每天吃的飯也都是非常的準時。 

 

所以我會覺得我在牢裡面 20 天，我後來有天我女兒去探監，我就跟他講看

書的事情，那我女兒就是說，爸爸你好像是住在 K 書中心裡面，我說對對對，我

說其實爸爸真的有點是生活在 K 書中心裡面，然後我就開始跟她談就是說，以後

我出獄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來經營一個像是 K 書中心這樣把人家關到裡面去，大

家的手機什麼全部沒收，斷絕所有的電器的連繫，你就在裡面給我好好看書，因

為現在很多人是需要有這樣子的一個10天、7天的一個跟外界隔絕的這種生活，

安安靜靜的去想事情、去看書，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我真的在裡面看到，例如我看那個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看日本非常重要的作家，

遠藤周作的《深河》，勞倫斯卜洛克的這個推理的系統裡面，殺手系列我是沒有

看過，結果我在裡面看到了他的《黑名單》，最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應該看過《湖

濱散記》梭羅的這本他獨居的，其實是在環保，在很多領域裡面都是領先的這樣

子，在文學，都是非常領先的書，我在這個裡面我看到也有這本書，我借來看，

我就一直在翻，以前我看不懂的，我現在後來都看懂，他裡面講獨居、講訪客，

講這種最所謂的 minimalism，最節約的這種生活，我看了很感動。 

 

反正我看了就是說太多在監獄外面我本來想看沒有機會看到的書，欸我想不

到竟然都在裡面看。 

 

我覺得光遠真的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真的不得不佩服你，就是在自由被

剝奪的那段期間當中，其實待在小小牢房，還是可以透過書本來尋求自己個人心

理上面的平靜，不過我想可能各位聽眾朋友不要誤會光遠今天在這邊講的內容，

可能是從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他怎麼樣善用他在坐牢的這段期間當中的時間，絕

對不是鼓勵各位聽眾朋友要把監獄當成是一個 K 書中心，不要傳播錯誤的訊息。 

 

馮光遠：對對對對對，我覺得就是說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試法，犯了一些錯誤被送

進去，可是我必須跟你講，在我的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面，他貼了一張像是一個守

則的東西，其中有一條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類似說像改過向善，不要做出什麼違反

國家利益的事情，像這樣子的這種守則的東西，可是這點我沒有辦法遵從。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遵從？ 

 

馮光遠：我沒有辦法改過，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沒有錯呀，所以我不能改，如



果我改的話，那以後我們看到這種不肖官員兩個晚上花掉兩億多，怎麼樣我們是

就是說假裝沒有看到嗎？我們就讓他 pass 過去了嗎？不能夠這樣子做嘛，所以

就是說我會覺得這一點對不起，我沒有辦法要改過向善，因為我覺得是那批人要

改過向善，不是我要改過向善。 

 

其實各位從光遠剛剛回答的內容可以再一次地聽出這整件事情的荒謬，即使

坐了 20 天的牢以後，對於光遠來講，他一開始本來就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他

的心中當然是不會有任何的悔意，那我相信這 20 天的監獄之旅對於光遠來講也

不會去影響到他接下來去說他該說的話，繼續去監督政府、批判時政這樣子的一

個態度。 

 

那我們等一下廣告以後，我們就會開放現場的 call in，那 call in 的電話是台

北 02-2377-0557，台北 02-2377-0557，好，我們先進一段工商服務。 

 

(廣告)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島國前進，這個節目是每個禮拜四下午 5 點到 6 點播

出，那我們今天非常的高興請到剛剛才去進修回來的馮光遠先生加入我們，那我

們接聽第一通 call in 的電話，新莊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馮哥好。 

 

馮光遠：你好，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首先我要恭喜馮哥進修回來。 

 

馮光遠：謝謝。 

 

蔡先生：那我想請問馮哥一個問題，這次台北市長的辯論好像並沒有邀請你，只

有邀請柯 P 跟連勝文，不知道你怎麼看？ 

 

馮光遠：其實有關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如果是公共電視台辦的話，他們有義務

要邀請所有的參選的人，可是據我所知這好像是民營的電視台，可是我必須在這

邊講，任何的有關於台北市市政的辯論，候選人之間的辯論是台北市市民，就是



說聽到這樣的辯論是台北市市民的權利，如果我們今天我們是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進行一個民主的競爭，我覺得公平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有一些權貴子弟他們從來

(黃國昌笑)就不會照顧到弱勢，那像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我覺得像現在這樣子我

遭受到的一種待遇也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弱勢，所以我覺得他們不去思考我們

這種弱勢的參選人，我覺得也是他們天生的這個基因裡面就有這樣子的血液我也

沒有辦法啦，可是我會覺得媒體應該要去思考怎麼樣子在選舉的過程裡面讓臺灣

的民主更加地深化，讓臺灣的民主能夠真正在一次一次的選舉裡面得到實踐，我

覺得這個是媒體要去思考的事情。 

 

對，事實上我也相信很多聽眾朋友可能在面對今年年底這場九合一的大選當

中，會希望說可能看到的不是只有候選人彼此之間互相的謾罵，那或者是說候選

人他完全推出個人形象包裝，灑了大筆的銀子下去做廣告，不斷地玩不斷地玩，

可能大家會比較進一步地希望能夠聽到實質政見上面的辯論。 

 

馮光遠：不斷地辯不斷地辯。 

 

(黃國昌笑) 

 

好，我們第二通接通從台北來曾先生，台北的曾先生你好。不好意思，曾先

生他已經下線了，那馮哥你應該知道島國前進現在一直在推動的一個運動，就是

補正公投法，希望還權於民，把權利還給我們，那等一下我們再請馮哥幫我們說

明一下他對於我們島國前進所提出來的這樣的一個運動的訴求他的想法跟他的

理念，我們先來接聽台北李小姐的電話，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黃國昌教授、馮哥你好，我覺得你很辛苦了。 

 

馮光遠：還好啦。 

 

李小姐：真的很辛苦，我參加過好幾次你們的會。 

 

馮光遠：謝謝。 

 

李小姐：我是覺得說這一次那個割闌尾沒辦法達成這個目標，我是客家人，我是

覺得說我們客家人應該要團結團結，因為這一次要給國民黨下架，不是只有頂新



要大下架，還有那個味全，我覺得國民黨整個立委 64 位也要下架，OK 謝謝。 

 

馮光遠：好那個是怎麼樣，我們要回答些…… 

 

沒有啦，可能李小姐她打來給馮哥鼓勵的成份比較多。 

 

馮光遠：謝謝謝謝。 

 

然後我們下一通接通從台南蘇先生的電話，蘇先生你好。 

 

蘇先生：大家好，兩位好，我覺得光遠大哥辛苦了，因為在這個體制下我們都知

道，真的是辛苦了，很不公平我們也知道，我是比較習慣講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都叫它中國啦。 

 

馮光遠：對，我也是，對。 

 

蘇先生：我們一般可能會念得太長，我都直接叫它中國，因為現在是國際上這樣

子搞的嘛。 

 

沒有錯。 

 

蘇先生：然後我們臺灣這邊是時代變遷，臺灣還沒當本位嘛，所以現在是 ROC，

我不會叫中華民國，都太繞口了，所以現在 ROC 跟中國，臺灣現在 ROC 這個時

代對不對，很多不公平我們還在民主進化中嘛，像是我們憲法上所寫的，ROC

憲法上，它如果照吳育昇先生講的對不對，同時一個中國嘛，那 ROC 應該統治

現在的中國啊，這樣子對岸會同意嗎？我是覺得換一個角度想是這樣沒錯，如果

對岸也說我們是它一部分，ROC 的憲法裡面寫的是我們為主欸，他們要聽我們

話。 

 

對，其實您說的沒有錯，整件事情最荒謬的地方就是說…… 

 

蘇先生：因為他這樣好像說這樣好像同時，但是如果它硬要講 ROC 現在憲法裡

面所講，那應該中國也不敢承認，承認它要聽我們，它要當我們部下欸。 

 



是是，謝謝。 

 

蘇先生：大家加油。 

 

好，謝謝你。好，我們下一通接通從高雄的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主持人、來賓你好，我想請教一下光遠兄，就是那個監票這件事情在整

個選舉的公正上頭是一個相當重要一個作用，那想知道說光遠兄你在監票這件事

情上頭，你在 11 月 29 號之前，跟當天你會有什麼自己的一個方式來確保每一

張投給你的選票都能夠公正地被開出來而不被動任何的手腳，謝謝。 

 

馮光遠：其實我跟好幾個跟監票有關係的公民團體，我們開過兩次記者會，我們

都要求能夠讓我們的志工參與監票，可是到現在為止其實中選會也沒有任何的回

應，那我相信在台北市，我相信選舉的素質會比較好一點，可是我覺得監票應該

是全國的一致的，應該要讓在野的跟其他的一些公民團體在制度上面應該要有修

正，讓這些團體都能夠參與監票，我相信臺灣還是很多地方它的整個民主的質感

還沒有那麼好的時候，我相信還是有很多的弊案在裡面，那在這種狀態下面，我

會覺得如果我們要改掉這個現象的話，其實從制度面去修改這個東西會比較重要，

所以我會覺得選舉完之後其實我們要開始思考，是不是在制度面我們要針對例如

說在野的人或者說沒有政黨背景的參選人，他們是不是也能夠派他們的同仁一起

去參與監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制度面的東西，我們以後要討論。 

 

是，今天打電話進來的聽眾朋友非常踴躍，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是不是接最

後一通，最後一通台中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蔡先生：兩位主持人晚安 

 

哩好哩好。 

 

蔡先生：我現在是希望說有你們這些青年軍出門，我希望說你們看有辦法出力，

9 月 29 號自由時報有刊登那個陳水扁總統他何罪之有，是不是請你們看詳細，9

月 29 民進黨的黨慶，下面刊很大一篇，一半的陳水扁他所有，他說何罪之有，

所有的陰謀，這些都抹黑，全部都亂打的，結果完全都沒有罪，再麻煩你們瞭解

一下，能夠訴求陳水扁陳總統能夠出外就醫是不是，他何罪之有嘛，這個馬團隊



黑金掛勾，歪到謀耖謀洨(這個用中文實在不知道怎麼表示)，包括南投縣…… 

 

謝謝喔，謝謝台中的這位莊先生，我相信前總統陳水扁總統，阿扁總統他在

監獄裡面他所遭受到的待遇，他所面臨到的醫療上面醫療人權困境上面的問題，

以及許多很多司法的官司後來陸陸續續被判沒有罪，這樣子一個結果都是我們大

家非常關心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在整個節目後面，最後的一段時間還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我們島國前

進這個禮拜的活動，我們之前在進行了全國的巡迴，我們上個禮拜走完了台東、

花蓮以及宜蘭，那我們這個禮拜要正式地去前進離島，我們在禮拜五晚上 10 月

24 號的時候會在澎湖，在澎湖的菊島之星，晚上 6 點半的時候開始，那這個禮

拜六 10 月 25 號我們會前進金門，金門我們在下午 3 點鐘的時候會在總兵署集

合，我們本來是要在總兵署辦一個集會的活動，不過我們提出申請了以後，金門

縣的政府表示不歡迎島國前進到金門去，那因此這個場地並沒有把我們順利地借

到，不過我們還是，我們說到就一定會做到，我們還是會前進金門，那天下午為

廷會帶大家掃街，10 月 26 號禮拜天我們到馬祖，那今天謝謝光遠兄來到我們的

節目，謝謝光遠。 

 

馮光遠：謝謝國昌，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各位聽眾。 


